























































































































大量的外來勞動力不可或缺，就如S a s k i a 
Sassen的全球都市理論所言，越是傾向現代
化、全球化的城市，城市內部越會趨向極化
（polarization）的社會結構與雙元勞動市場
（dual labor market）。都市力求現代化，往往
以發展成運籌帷幄的全球城市為目標，隨之而
來的邊緣勞工及移工將越來越多，廉價住房的
需求也會越來越強。但在中國對都市土地使用
的特殊機制之下，國有的廉價住房固然極少，
也不供給外地勞工，房屋市場更不會垂憐這群
沒有真金白銀的人。城中村作為城鄉二元體制
下一個歷史偶然所造出的棲身之所，卻仍然被
政治力量干涉、被尋租誘因覬覦。學者們呼籲
的改善現有城中村條件，使之融入現代城市的
倡議，往往敵不過整村拆遷的乾淨便宜作法。
然而城中村拆遷以後，變得更偏僻、更貴的民
間廉租房是否能發揮如以往吸納移工的功能，
還很難說。相對的，可能其他還未被拆遷的城
中村或都市邊緣角落，將會變得居住更密集、
更難管理，可能也更不「安全」。
尾聲
中國網上有許多以城中村為背景的小說流
傳，情節大抵是外地的打工女孩在村裡生活的
喜怒哀樂，而終歸是以離開村裡另往夢想中的
天地為結尾。在網易的論壇上看到，住過城中
村的人，對於城中村的難忘經驗，是在於「做
飯的時候辣辣的空氣」，不禁讓人心動，聯想
起像香港公屋一樣是個既密又有人味的地方。
雖然城中村窄小、陰暗，其中的人亦像樓房一
樣將微小的夢想高築。我突然想到那天登堂入
室訪談時，當著一屋子的教授與研究生，沒來
得及問上那個媽媽的問題：「妳打算在這裡待
到什麼時候？」如今想來，自然是住到村子被
拆遷的時候了。而她工作的地方，就在村外面
不到兩百公尺的電腦mall裡頭。
在中國，一般的市民是沒有力量對政府螳
臂擋車的，而像她這種底層的外來住民，更沒
有任何可能妄想。想到那天因為感冒在家，衝
著我們笑瞇瞇的小男孩，我不禁對現在紙上的
高談闊論與預想懷著罪惡感。我由衷地希望對
城中村問題，國家力量能發展一條出路，等到
他們一家人需要搬走的時候，除了城中村，還
能有別的選擇，而這個選擇，比城中村好，比
城中村更適合一家人居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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